
生命。戏里的老三，果不其然地就走向死亡。

从我个人修为智慧来说，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抛弃一切的爱情。这种所谓的“爱

情”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倾覆。但是作为人类本身，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，完全不看

社会眼光，不看婚姻的契约，就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主体，大部分人不是这么想的，我想

爱情多少会有一些温暖和慰籍。我还是希望通过我的作品，传递一种爱的温暖。

谈《青蛇》：具有东方禅意的修为之道

Q : 去 年 你 的《 青 蛇 》在 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 上

“火”了，甚至一票难求。你怎么看这部戏？

A:我觉得《青蛇》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戏。它集结

了我10年里对禅宗的认识，然后才产生了我第一次对于

东方禅意的表达。我只用了一点点的禅意，没想到观众

会特别感动。禅是不可说的，这里头有很多东方智慧渗

透其中。它有600年的中国民间智慧，拥有百年的民间积

累。《青蛇》受邀于肯尼迪艺术节、爱丁堡戏剧节，马上我

们又要去美国驻场演出，它实现了唯一一个非欧美语系的

百老汇之外的商业演出零的突破。但是，它确实是可遇不

可求的戏，它有丰厚的民间传说基础，人、佛、妖三界，妖

想成人，人想成佛，外国人之所以震撼，是因为他们想不

到古老东方的戏剧竟然有如此强悍的结构。这部戏的气

质，其实非常现代，是跨越古今非常科幻的结构方式，甚

至它在爱丁堡戏剧节被评为神秘剧之首。

Q:乌镇戏剧节重排的《青蛇》是在户外水幕完成

的实景戏剧，它和以往剧场里的《青蛇》有区别吗？

A:区别非常大。乌镇戏剧节邀请到《青蛇》我很

荣幸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起初《青蛇》是10个人的剧场

版，当时都用的我们话剧院的方式，横是14米，宽是16

米，用这种剧场形式完成了所有的各地巡演。但现在

把《青蛇》变成纵深近百米的水域间演出，难度太大

了。首先，10个演员在舞台上，马上没有了，我只能去想

加演员，目前我们在舞台上加了40个演员来完成这部

戏；第二个困难，是抽象理解如何做实。原来的剧场版，我们尽量做的是抽象化的

变蛇过程，因为我们是艺术，是戏剧，是剧场版，但是在实的水景里头，观众看到

的全是实景，从灯光到水景，再让观众去抽象已经实现不了，这时观众的期待会落

空的。所以我们多媒体部分全面加强，乌镇投入近千万，对水剧场进行全面的改

造。以前，是横条水面，演员是跑不过来的，现在我们搭台来完成。我们又不能做

成“印象”系列，印象是有歌舞的，有实景的，我们是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，毕竟

是一出话剧，所以我们在水面上搭了舞台，要完成一次很难的艺术转换。目前，这

部戏最重要的是排除安全隐患。灯光的线都走到水里，这个很危险，乌镇下雨怎

么办？一旦下雨，所有音响设备、灯光设备、多媒体设备的防雨问题都要考虑。第二

届乌镇戏剧节的演出剧目比去年多了一倍，有更多的国际艺术家开始关注乌镇，我

希望开幕大戏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，是环境内的一个呈现，是一个绝妙的、别开

《山楂树之恋》取材于中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网络小说，田沁鑫却用
从头到尾的奔跑去贯穿这场话剧，她说，奔跑意在超越，她不甘于落于
通俗小说的俗套，不能就此限定自己，奔跑像极了爱情里孜孜不倦的求
索，她希望最终让观众在剧情里完成一次关于“纯爱”的精神盼想。

文 l 冷梅    图 l 资料

田沁鑫 
奔跑的“纯爱”

田沁鑫的《山楂树之恋》作为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

剧目，吸引了众人最多的期待。去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，田沁鑫带着

委约作品《青蛇》而来，创造了口碑和票房的奇迹，今年10月24日至

26日，她又带着新作品《山楂树之恋》亮相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艺术

节。4天之后，水上特别版的《青蛇》又会以开幕大戏呈现于第二届

乌镇戏剧节。田沁鑫带病奋战，似乎是停不下来的节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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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《山楂树之恋》：爱情是一种精神盼想

Q:发布会上，你说自己其实不太相信爱情，为什么还会接这部《山楂树之恋》？

A:山楂树之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小说改编成的话剧，之前有过电影版、电视剧

版。凤凰集团唯一只剩下了话剧版权。他们找我沟通了一年的时间，我原本不太想接

这部戏的。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戏的气质，和山楂树之恋其实并不吻合。所以我就一直

在推。对方一直和我沟通，盛情难却，后来我决定接了这

部戏，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把大家相信的这出“爱情”给表现

出来。我不想把它当作单纯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去限定自

己。我希望有所超越。整部戏从头到尾都是用奔跑的一个

状态，来表现对爱情的坚持。充满了动作性，我不想只是落

于一个通俗小说里。这部戏因为这种奇特的肢体表达，被

一些国外艺术节评价为很符合国际视野的作品。

Q:整出戏用的都是90后年轻演员，比如“一转成

名”的小彩旗，为什么会选她来饰演静秋？

A:是彩旗给了我信心，我才愿意做《山楂树之恋》。要

做一个青春的纯洁气质的戏，就要启用年轻演员。这部

戏，如果用技术性的演员去演，会有装扮的痕迹，还是要简

单为妙。我脑中出现的就是小彩旗。我发现让她说台词，她

就能很直接地说台词，说得耳朵都是红的，很傻很傻，很直

很直地去说。她是少数民族的孩子，没有受过制式化教育的

污染，没上过学，她那种本真的表现，非常珍贵。后来我们

其他90后演员在进入角色的时候，都有表演痕迹，我希望大

家都抛弃这些表演技术，用最质朴的方式去演。

Q:这种纯爱的表现力如何？

A:小彩旗，毕竟15岁，那种纯洁是因为年龄。两个演员

演得气质很干净。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了九场，反响越来越

好。当时，于丹一直在下面哭，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

她一个，只不过她是名人，比较有代表性。很多观众都很感

动。我想在这种奔跑中观众产生了一个形体的意向，生命在

运动，爱情在一刻不停地追索一样，就很契合。我们的舞台是

一个孤岛式的，上面有一棵很烂漫的树，两个一直在奔跑的演员诉说了整场的山楂树之

恋的爱情。我希望观众把注意力放在精神上，我不喜欢实的东西，希望更能突出艺术的审

美性。我们的多媒体是三层多媒体的实验，心理时空和外层环境的时空，有过去时和进行

时，对环境的转换都放在这三层的多媒体空间里来展现。

Q:你说自己不太相信爱情了，但是从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到《山楂树之恋》，其

实还是在讲爱情。

A:爱情这件事是个精神幻想，它跟肉体不一样，跟肉欲不一样，跟情欲也不一

样，爱情是什么，这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询问的问题，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精神，是

盼想。我盼想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把它总结成幻想了。所以我在做这部戏时，就要调动

我情感初级阶段的很新鲜的、很稚嫩的、非常热烈的一种气质来追求这场爱情，像小

说里的老三这样，倾其所有，倾其生命地来爱。精神这东西，像鸦片一样，很侵蚀人的

爱情是个精神幻想，是我们每

个活着的人都要询问的问题，是

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的精神。

生面的演出。为此，我在家里又禅坐

了三个小时，想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才

来做这部戏。

Q:特别版的《青蛇》，还有什么

亮点？

A:还有个惊喜，我们在现场配

了雄黄酒，这在中国应该也是第一次

吧，以往看戏在剧场里都不能喝酒，这

一次我们喝着酒看戏，如果你不喝酒

的话，肯定对变蛇这件事不能发挥足

够的想像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喝酒。


